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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精英”的社会印象: 当代大学生对阶层
分化及社会机会的主观认知

黄耿华 莫家豪
(香港教育学院 大中华研究中心,香港 新界)

[摘 要]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群体能借助

高考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快速跻身上层社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发生改变,由精英教育

转向大众教育,使大学生群体由“天之骄子”变成“后精英”。同时,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结

构快速变迁,社会分层现象引人注目。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倾向于认为社会分层已经“结构化”,虽然

较多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态度,但如若与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则认为“向上流动”的渠

道已变得较为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虽

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大学生个体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整体认知的同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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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Students'PerceptiononSocialStratificationandSocialOpportunities:

APost-ElitistPerspective
HuangGenghua MokKa-ho

(CentreforGreaterChinaStudies,TheHongKongInstituteofEducation,HongKong,China)

Abstract:Sincethecomprehensiveimplementationofthemarket-orientedreform,China'seconomic
systemhasdramaticallytransformed,anditssocialstructurehasundergonesimilartransformation.
Undoubtedly,socialstratificationisbecoming oneofthe moststriking phenomenainthe
transformation.Meanwhile,theChinesehighereducationpolicyhasalsochanged,turningfromelite
educationtomasseducationandturningtheuniversitystudentsfromthe"God'sfavoredones"into
"Post-elitists."Asaconsequence,Chineseuniversitystudentsaredestinedtobethegroupthathas
complexandspecialfeelingsaboutthesocialstratification:asordinarymembersofthecommunity,

theyareinevitablyaffectedbythemacro-trendofsocialstratification;asaparticulargroupwhichis
impactedbythepoliciesofhighereducation,theyfollowthesameficklewheeloffortune.The



surveyonuniversitystudentsinGuangzhoushows:firstly,theygenerallythinkthattheinequality
amongsocialstrataissevere;secondly,theyalsogenerallythinkthatcomparedwiththetimesbefore
themarket-orientedreform,the"upwardmobility"channelinthesocietyisnarroweddown,and
familybackgroundandresourcesareplayingagreatroleinindividuals'development;thirdly,mostof
themassertthatthecurrentpolicyofuniversitystudents'autonomous (or"two-waychoice")

employmentisaresponsibility-avoidancepolicyofthegovernment,whichfailstohelpthestudents
fromimpoverishedfamilies,andthatthegovernmenthasdonelittleinadvocatingandmaintaining
equalityinemployment.Theconclusionofthissurveyindicatesthatuniversitystudentstendtothink
thatsocialstratificationhasalreadybeenstructuralized.Theiravailablesocialopportunitiesare
decreasing,whilethesocialmobilitybearsa"reproduction"imprint.Althoughattitudesvaryamong
studentsfrom differentsocio-economicbackgrounds,thereishighhomogeneityinthegroup
perceptionfromasocialstatisticalperspective.Thediscussionofsocialstratificationorsocialstructure
atthelevelofsubjectiveperceptionisanimportantperspectiveofresearchwhichisoftenoverlooked
inthedomesticacademia.Thesubjectsofthisstudyareuniversitystudents.Theirviewsonsocial
stratification,onopportunitiesofsocialmobilityandongovernmentpoliciesareexpectedtoenrich
theresearchinthisfield.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isstudyisthatitremindsusthat,becauseof
therapidchangesineconomyandsociety,universitystudents'psychologicalcounselingshould
becomeacriticalissueinhighereducation.Moretargetedpsychologicalcounselingshouldbegivento
thoseuniversitystudentswhoarepessimisticaboutsocialopportunitiesandsocialmobility.These
studentsareusuallyfromnon-keyuniversitiesandtheirparentsbelongtothelowersocialstrata.Itis
alsonecessarytoexaminethecurrentpolicyofenrollmentexpansioninuniversitiesandthe
employmentproblemsofuniversitygraduates.
Key words:socialopportunity;socialstratification;social mobility;university students;

subjectiveperception;highereducation;post-elitist

一、研究背景: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地位变迁的双重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社会变革,第一次是4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及之后的共产

主义试验,第二次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1]。这两次社会变革触发的不仅是经
济制度的转型,更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Whyte和Parish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
的不平等程度比市场型发展中国家低,也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略低,机会较为均等,存在“去阶层化”
(destratification)现象[24]。即便这一观点尚未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同①,但如若与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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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光金就认为即使强调这种“去阶层化”现象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上考察和归结,也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具体可参看陈光
金《中国内地的社会分化机制形成与社会公平问题》,见刘兆佳、尹宝珊、李明堑等编《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社会阶级变
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4年版,第415 448页。Nee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市场化改革前中国社会依然存在
着由再分配权力导致的不均等。具体可参见:V.Nee,"ATheoryofMarketTransition:FromRedistributiontoMarketsinState
Socialism,"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54,No.5(1989),pp.663 681;V.Nee,"SocialInequalitiesinReformingState
Socialism:BetweenRedistributionandMarketsinChinaStateSocialism,"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56,No.3(1991),

pp.267 282;V.Nee,"TheEmergenceofaMarketSociety:ChangingMechanismsofStratificationinChina,"AmericanJournal
ofSociology,Vol.101,No.4(1996),pp.908 949。



模式相比,学者们还是广泛认同市场化改革前属于“相对均等”。事实上,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阶
层分化和结构变化现象早已被学界所关注。以Ne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观察到,市场化使私人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回报上升,激励了那部分有创业精神的人通过市场获得经济的成功,率先突破原来的
社会结构而走向社会上层,单位制和原先掌控再分配权力的阶层则日益式微,这被称为“市场转型
论”[5]。另一部分“权力中心论”的学者也观察到部分私营企业家借助经济成功向上流动,但他们发
现单位组织和再分配权力掌握者的影响力是持续的,这部分人容易与社会其他资源相结合而成为
优势阶层①。近期,林宗弘和吴晓刚整合了以上两种观点,并运用“制度/阶级理论”进行分析,概述
了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转型态势:农民和国企工人不断萎缩弱化;在民营化的冲击
下,国有单位的优势在下降,这一点与“市场转型论”相近;不过,“当国有单位的组织资产逐渐贬值
时,一些干部却利用权力化公为私”而获利,地位得到维系或强化,这一点又与“权力中心论”相似;
技术资产的拥有者可获得更高回报;拥有较多资本的企业家(而非小企业主)的政治经济力量逐渐
增强[6]。由于各理论学派依据的实证材料不同,对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的理论概述也有所不同,但其
中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已发生了剧烈变动和分化。

当然,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一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分期。学界普遍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界,将改革转型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
分别将其称为改革试探时期和全面市场化时期②。改革试探时期中国引人市场机制,逐步放松对
劳动力流动和私人资本运营的限制,不再强调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允许不同群体实现经济
社会利益差别化,这为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及分化创造了政治经济条件,社会分化和流动模式发
生转换[7]73。但由于改革试探期中国的制度转型带有明显的渐进主义与实用主义取向[8],并经
常出现新政策停滞不前及反复的情况[9]。在此影响下,阶层分化并不严重。有研究显示,社会
收人不平等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略微下降后仅略微上升[10]。在全面市场化时期,私人
资本迅速扩张,劳动力流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这给社会阶层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各阶层的地位(权力、收人、声誉)发生了明显的升降变化,阶层间的关系也加快调整。不少学者
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存在明显阶层位序的新阶层结构,甚至有学者认为该结构已经趋向定
型化[7]。

在分析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宏观态势和历史分期后,我们再以群体研究为取向,聚焦和梳理中国
大学生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变动脉络。许多社会学家都相信,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
制。1977年恢复的高考招生制度提供了一条“特色最为鲜明”、“单向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渠
道[11]194195。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不仅负责绝大部分高校
学生的学费,还为他们分配工作,农村家庭出生的学子可以通过升读大学获得城市居民甚至干部
(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社会上层。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被称为“天之骄子”。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先是改革原来对毕业生统分统包的政策,并于1993年后全面确立自主择
业政策,将高校毕业生推向市场;接着于1994年对大学生全面实行收费政策;1999年,基于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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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权力中心论”是一个统称,其代表学者及分支理论包括边燕杰和Logan的“权力维系论”,Rona-Tas的“权力转化论”,

Parish和 Michelson的“政治市场论”。具体可参考:Y.Bian&J.R.Logan,"MarketTransitionandthePersistenceofPower:

TheChangingStratificationSysteminUrbanChina,"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61,No.5(1996),pp.739 758;A.
Rona-Tas,"TheFirstShallBeLast:EntrepreneurshipandCommunistCadresintheTransitionfromSocialism,"American
JournalofSociology,Vol.100,No.1(1994),pp.40 69;W.L.Parish& E.Michelson,"PoliticsandMarkets:Dual
Transformation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1,No.4(1996),pp.1042 1059。

关于改革转型历程的阶段划分,学界是有共识的,但前后两阶段的名称则各有表述,如林宗弘和吴晓刚就将其分别称为市
场化时期(marketization)和民营化时期(privatization),具体参见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人不
平等:1978-2005》,载《社会》2010年第6期,第1 40页。



历史时代背景,中国高校开始扩招[12]119,开始了高等教育扩张和大众化的进程。无疑,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的转向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生的身份或社会地位,即由国家公费培
养、政府分配工作、数量精少的“天之骄子”转变为需自缴费用、自主就业、数目庞大的群体。如依据

MartinTrow的高等教育三段论[13],扩招之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阶段,而20世纪90年
代末的扩招不仅使高等教育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也带有“去精英化”的意味。因此,相对于精英教
育阶段的“天之骄子”,本文将扩招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大学生群体称为“后精英”①。

宏观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态势与具体的大学生群体身份变迁构成了本研究的背景。为更清晰
地将该背景呈现出来,本文将其整理成图(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经济市场化改革主轴的带
动下,社会分层的历史分期与大学生群体身份的变迁出现时序上的对照,形成不同的配对格局:在
社会阶层逐渐分化、社会流动空间开始显现的历史阶段,大学生群体借助高考的渠道以“天之骄子”
的身份快速跻身上层社会;而在全面市场化以后,当阶层关系快速调整、阶层急剧分化之时,大学生
群体却迎来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导致的“后精英”时代。

图1 中国社会分层与大学生身份变迁脉络图

二、研究问题:结构化还是碎片化

学校教育向来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而作为学校教育系统中的末梢及社会体系的前
沿阵地,高等教育及大学生则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大学生注定是一个对社会分化有着复杂
和特殊感受的群体:作为社会一般成员,他们势必会受到宏观社会分化态势的影响;作为一个受高
等教育政策影响的特定人群,他们又有着波动的群体命运。当这两个因素或脉络交织在一起时,我
们不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中国大学生对社会阶层分化有怎样的群体认知和态度? 他们如何看待
他们的社会流动或社会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界对全面市场化阶段中国社会分化程度加剧、阶层关系调整程度明
显有共识,但对目前阶层格局和流动机会的看法却有分歧。以李路路和孙立平为代表的学者认
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分化格局是“结构化”或“定型化”,即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差异是持续和稳
定的,阶层之间有明显界限,地位身份不易改变;在社会流动方面,他们认为阶层体系是封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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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考证,精英(elite)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的“eligere”,通常包含精挑细选的意思,后来则被用来比喻社会的上层贵族。可
以说,精英主要用来指代居于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阶层,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一种表现。在高等教育的视野中,精英通常被
用来比喻经过严格的考核挑选并进人高等学府深造的数量精少的大学生。这里提出“后精英”的概念,是在高等教育走向
大众化的时代背景进行的一种对应话语转换,用以指代社会身份地位变化后的大学生,即他们不再被人们视为必然的社
会精英。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后精英”概念指代的是当今时代的整个大学生群体,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冲击下,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大学生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去精英化”的境况。关于精英的概念评析可参见
[英]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建华《大学理想与精英教育》,载《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 7页。



“再生产”的,上一代的地位身份将通过各种途径传递或影响下一代的身份地位[1415]。以李强为
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分化格局是“碎片化”,即当前社会出现的是多元的和相互交叉的分化,各阶
层之间未存在鲜明和绝对的分界线[16]33;在社会流动方面,他们则倾向于认为社会阶层体系是开
放的,人们的身份地位较容易发生变化,人们通过努力可获得较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上一代对下
一代的影响较弱[17]553。

另外,本文的研究问题包含了大学生群体对其代际流动模式现状的判断。西方学术界很早
就对代际流动进行了大量颇有裨益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学者们也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历史
时期的代际流动具有相似性,只是受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8]。李
煜在梳理西方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代际流动的三种理想类型:(1)绩效原则下的竞争
流动模式。在该模式下,先赋因素让位于自致因素,不同家庭背景出生的子女,其自身的优秀和
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父辈的地
位资源优势将传递转化为子代的竞争优势。(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庇护流动模式。该
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国家政治因素被强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会通过特殊的政策设
计而对工农阶层的子弟予以“流动庇护”[19]。如照此类型划分,从大量的经验研究来看[4,20],我
们较容易判定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代际流动应该接近国家庇护模式。那么,对市场化转型后中国
的社会流动模式,或者更具体地说大学生群体的代际流动,大学生这个群体自己是如何判断的?
他们是受益于市场化,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能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自由竞争呢,还是
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以及社会阶层的改变已经削夺了他们靠自身能力就可快速向上流动的可
能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尝试通过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客观范畴中社会阶层的分化格局及
当今大学生群体如何进行社会流动,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当代中国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对阶层分化
及社会机会的主观认知。正如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所指出的那样,“人的主观意志是一切
社会行为的根据,要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首先就要了解人作为一个介体如何影响社会现状”;社会
研究与科学研究是不同的,“社会研究应着重研究人如何主观地侄释他们四周的环境,所以研究员
在研究过程中是要找出人们的‘主观’意志,多于要找出他们的客观行为”[21]6。从主观认知的层面
来讨论社会分化也向来是社会分层或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不过这一研究视角在国内学
术界却常常被忽视[22]。既有的少数相关文献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研究内容上一般集中于
职业声望的测量[2325];第二,研究对象上则往往以某一地域或社区为界,抽取当地各个阶层的居民
作为样本[2628]。由李培林主持的“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具有一定影响力,该研究对中国大
陆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居民进行“社会观念”的抽样调查。当然,对于该调查来说,18-69岁
之间各阶层和各职业背景的城市居民都是其调查对象。该研究侧重于城市居民的阶级意识以及不
同阶层对社会状况评价差异的分析[2930]。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将聚焦
于大学生这一单一群体,在研究内容上则讨论他们对社会分化格局、社会流动机会以及政府政策的
态度,而非局限于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以期丰富该研究领域的研究。

结合以上论述,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可以概括为:在当代大学生的主观认知中,当前中国社
会阶层分化程度如何? 分化格局是结构化还是碎片化? 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机会是封闭的还是开放
的? 或者说社会流动是代际的再生产,抑或是在市场环境中绩效原则下的自由竞争?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本研究在中国社会阶层剧烈变革、国家高等教育政策转向以及大学生群体身份变迁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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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当代大学生对阶层分化及社会机会的主观认知,具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社会分层格局
的总体判断;二是对社会流动和社会机会的看法;三是纳人对政策因素的考量,增加大学生对政府
政策的评价。正如Parkin指出的那样,在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政治是影响社会流动状况的一
个重要因素[31]。不过,“政治干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影响模式,只是国家的政策改变了社会流动的
社会条件,进而影响社会流动”[19]73,所以本文将政府政策视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加以研究。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考量大学生的群体认知或集体认同,这类研究通常需要讨论群
体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群体之间的差异。为了更详细剖析大学生群体内部认知的差异性及同质
度,与其他群体认知的研究一样,本研究纳人个人基本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作为自变量。这样做不
仅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大学生的群体认知,而且还有助于找出影响大学生个体认知的背景因素,分
析更容易对社会机会或社会流动产生悲观态度的大学生具有哪些社会经济背景特征,进而促进我
们制定更有效的帮扶政策并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大学生心理辅导。

1.性别。在主观认知的研究中,性别常常作为重要的人口学特征指标变量被引人,而且有研究
表明性别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影响[32],故本研究引人性别作为自变量来探讨男
女大学生在对社会分层及社会机会的看法上是否存在差异。

2.户籍。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怀默霆教授于2004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项问卷
调查,该调查结果表明,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分化程度高,不同人群的不平
等状况差别大[26]。也有研究表明,来自城镇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由于其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本不
同,他们的就业状况也不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业率较低[33]。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将大学生按
农村和城镇分类,讨论来自农村与城镇的大学生在对社会分化格局和社会机会的态度上是否相同,
讨论户籍是否为影响大学生主观认知的一个因素。

3.学校类型。中国高校数量与类型较多,综合实力存在明显差异,所读院校的等级是大学生的
重要身份背景。不少研究都表明,学历层次及学校类型(声望)对大学生的求职结果有显著影
响[34],而且也会影响到他们对社会机会的把握和长远的社会流动。本研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
具有不同院校背景的大学生,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吗? 本研究将大学生就读的学校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批本科(也被叫作重点本科大学)、第二批本科(也被叫作非重点本科大学)、大学专科,借以分
析重点学院与非重点学校、本科与专科学生之间的看法是否存在差异。

4.学科专业。在当前高校就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曾湘泉指出不同专业大学生的
就业机会及社会需求度的差别在持续扩大[35]。而且,经受不同专业训练的学生,其思维模式或对
社会状况的理解估计会有所不同。为了辨识不同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在本研究议题中的表现,本研
究将大学生按就读的学科专业分为“大文科类”、“大理工类”和“其他”三类进行考察分析。

5.父亲职业阶层。在校大学生尚未正式步人社会,然而在其成长过程中,其所处家庭成为其最
主要的影响环境和成长背景。在社会分层特别是代际流动的研究中,父亲的职业地位或阶层向来
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先赋因素。那么,因父亲职业阶层不同,大学生的认知是否也存在不同? 纳人该
自变量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参照陆学艺等人对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36],将父亲职业
阶层初步赋值为:(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2)经理人员,(3)私营企业主,(4)专业技术人员,(5)办事
人员,(6)个体工商户,(7)商业服务业人员,(8)产业工人,(9)农业劳动者,(10)城乡无业、失业、半
失业者,(11)父亲已不在。在收集完研究对象的信息后,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参照李春玲对中国各
社会阶层大类的划分方式[37],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统合为“第一阶层”,将
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统合为“第二阶层”,将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
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以及父亲已不在统合为“第三阶层”。

6.母亲职业阶层。近年来不少研究指出,在社会阶层研究中,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必须要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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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Leinlfsrud和 Woodward的研究指出,妇女的经济地位不能简单地用丈夫的阶层来代替,具有
独立性[38]。因而本研究将母亲职业阶层纳为自变量,赋值方法同上。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广州市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全部数据均来自于香港教育学院大中华研究中心于

2011年12月18日至2011年12月31日进行的问卷调查。问卷抽样采取多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和集体抽样(clustersampling)相结合的方式,先以广州市高等院校为单位,抽取6所高
等院校;然后再在各个目标院校中随机抽取不同的专业和班级作为调查对象。考虑到不同年级的
大学生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将调查对象限定在大学三年级学生。调查组共派
发出1200份问卷,成功回收962份有效问卷。

四、研究发现

图3 大学生对社会阶层不平等程度(0-10)的判断

(一)对社会分化格局的判断

目前对社会分层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于静态的经济指标或职业声望等级的测量和分类上,然而
这些并不能有效地描绘和代表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感知。Ossowski认为,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和
认知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39]67。它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类关系的一种回应,而且“对这种结构

的解释模式与实际存在的结构类型是相关联
的”[39]172。为了获得大学生对当今社会阶层不

平等程度的看法,我们告知被调查者在0-10
这11个数字中选其一来代表他们所认为的不
平等程度,其中“0”代表社会不存在阶级分化,

成员之间相当平等,数字越靠近“10”代表社会
阶层越不平等。

对于该问题,有效响应作答的受访者有952
位。数据统计结果(图3)显示,选择数字“7”和
“8”的人数较多,分别占总体的22%和25.1%。

样本数据的均值是7.16,标准差为1.866。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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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布描绘成平滑曲线,则偏度为-0.548,说明数据呈现负偏态分布,即在0-10这些数字中,
较大数字的频数较多;峰度为0.354,说明数据的分布比标准正态分布具有更加尖锐的峰形,数据
分布具有较强的集中趋势。从这组数据可以观察到,大学生普遍认为社会各阶层不平等程度较
严重。

另一道三选项的单选题目的调查结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不平等、各
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或资源的受访者高达占75.1%,认为中国的现状是社会阶层平等的仅占

8.5%。为了进一步剖析大学生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对这一问题是否存在认知差异性,本研究将受访
者个人基本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即性别、户籍、学校类型、专业学科、父亲职业阶层、母亲职业阶层
分别与该题目的选项选择结果制成百分比交互列表(cross-tabulation),并运用χ

2检定(Chi-square
test)来推论差异是否显著存在(见表1)。不过,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着眼于将这种以个
人基本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为自变量而导致的看法差异展示出来。事实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
复杂的,差异原因的侄释需要更具体和更严密的推理分析,因而本文仅对部分结果进行尝试性解
释,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启示。

表1 个人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与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状的看法

自变量
因变量(%)

社会阶层不平等 社会阶层平等 说不清 χ
2 df p

性别    

户籍    

父亲职业阶层

母亲职业阶层

男   72.7 10.9 16.4
女   79.0 4.2 16.7

农村  70.4 10.2 19.4
城镇  79.3 6.7 13.9

第一阶层 71.4 8.6 20.0
第二阶层 80.1 5.7 14.2
第三阶层 72.6 10.7 16.7

第一阶层 58.3 17.5 24.2
第二阶层 78.3 5.4 16.3
第三阶层 77.0 7.8 15.2

12.893 2 <0.01

10.195 2 <0.01

9.624 4 <0.05

24.519 4 <0.001

注:以上结果均是在双尾检验(2-tailedtest)的情况下产生;凡是p≥0.05的变量均未列人表中;对表格中百分数的尾数

采用了“四舍五人”的处理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对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阶层不平等现象有更强烈的
感受。χ

2值为12.893,自由度df是2,显著度p=0.002,即在双尾检验(2-tailedtest)的情况下,性
别与对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看法在p<0.01的显著度水平上相关。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
代以后,我国高校毕业生被推向劳动力市场,通过供需双向选择来实现就业。而在市场化运作的大
背景下,女大学生往往比男性更难获得就业机会[30],女性职工在工资的决定方面较容易受到歧视,
下岗失业的风险较大[40],而且在职位晋升方面也会遇到更多困难。可能正是这种相对性别弱势导
致女大学生能更明显地感知到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现象。第二,来自城镇的大学生
比农村大学生对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阶层不平等现象有更强烈的感受。这一数据结果不难解释,
城镇社会阶层或职业群体人数较多,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在其之前的人生经历中接触到的阶层或群
体差异的机会自然较多些,所以较多的比例(79.3%)感知到社会阶层不平等。第三,大学生对社会
阶层分化现象的看法与其父母职业阶层相关。父母属第一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
营企业主)的大学生对社会阶层不平等的感知率较低,而父母属第二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
员、个体工商户)的大学生对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现象感知率最高,感受最为强烈。其实,国外已有不
少研究文献发现社会中间阶层承受的经济社会压力最大,对社会不平等的感受最强烈。张宛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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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①不仅遭受上层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形成的垄断排斥,
而且面临教育、就业、医疗三座新的大山,导致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下滑的机会则不断增
大,并且“中产阶层不像穷人那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解决自己的困难,又不能像有钱人那
样,有大把钞票保障自己高品质的物质生活”[41]43。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夹心层”境况让第二阶层子
女大学生对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现象更为敏感。

(二)对社会流动和社会机会的看法

既然大学生普遍认为社会存在着阶层分化和阶层不平等现象,那么,他们是否认为这种现象也
将通过代际传递并影响其自身的发展呢? 这是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76.6%的人认为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于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其中认为影响非常大的有

25.1%,认为影响较大的有51.5%。
如前文所述,国家高等教育政策转向使大学生群体身份发生变迁,在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社

会阶层急剧分化的今天,有人提出了“现在(相对于市场化之前)大学生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比以前
狭窄了”的说法。本调查结果显示,53.9%的受访者认同这种说法,表示不赞同的只有14.2%。

另一道题目的调查结果则更直接反映大学生对社会机会的看法。对于当前大学生拥有社会机
会的多寡,选择较多、非常多的总体远远大于较少、非常少,这表明较多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
态度。不过值得留意的是,有接近一半(49.5%)的受访者持保守的中立态度(即选择“一般”)。结
合以上两道问题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初步推断:大学生虽然认同当前的社会机会值
得期望,但也感知到这与精英教育时代难以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及社会变迁使他们向社会
上层流动的渠道变得较为狭窄,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方面的“助推器”功能在削弱。同样,本研究将
受访者的性别、户籍、学校类型、专业学科、父亲职业阶层、母亲职业阶层分别与该题目的选项选择
结果制成百分比交互列表,以分析对社会机会的判断是否与个人基本社会经济背景相关(见表2)。

表2 个人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与对社会机会的看法

自变量
因变量(%)

非常多 较多 一般 较少 非常少 χ
2 df p

学校类型  

专业学科  

父亲职业阶层

第一批本科 3.3 36.2 49.2 7.8 3.5
第二批本科 4.3 30.9 50.4 10.1 4.3
大学专科 2.6 19.2 49.0 21.5 7.7

大文科类 2.0 35.3 50.1 9.1 3.4
大理工类 3.9 26.3 49.0 15.1 5.8
其他   3.6 14.3 55.4 21.4 5.4

第一阶层 4.4 31.9 51.6 8.8 3.3
第二阶层 3.3 30.1 51.7 11.2 3.6
第三阶层 2.6 26.8 46.9 16.6 7.2

57.112 8 <0.001

24.278 8 <0.01

17.283 8 <0.05

注:以上结果均是在双尾检验(2-tailedtest)的情况下产生;凡是p≥0.05的变量均未列人表中;对表格中百分数的尾数

采用了“四舍五人”的处理方法。

数据结果提示我们:第一,来自不同学校类型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的判断存在差异。χ
2 值为

57.112,自由度df是8,显著度p=0.000,即在双尾检验(2-tailedtest)的情况下,学校类型与对社会机
会的看法在p<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相关。具体而言,重点本科学校的学生对社会机会的看法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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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非重点本科学校的学生次之,来自专科高校的学生最悲观。这说明对社会机会的乐观程度与学校
类型等级成正比。20世纪90年代末期虽然中国高等教育进人扩招时代,但却依然保持着一套系统的
严格的高考升学制度;虽然高校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依然对其施行森严的等级管理。重点高校与非重
点高校在生源选择和经费获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不同高校的社会声誉或认同度往往导致其学
生在就业或其他社会机会方面存在不同待遇,当然,重点学校学生自身素质较高也是另一个相关因
素。第二,文科生比理工科学生或其他学科学生对社会机会的看法更乐观,专业学科与对社会机会的
看法在p<0.01的显著度水平上相关。第三,父亲属第一阶层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非常多”或“较
多”的选择率高于其他阶层,父亲属第三阶层的大学生则对社会机会最悲观。这可能与父亲属第一阶
层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人脉网络,并能为其子女提供较多的社会机会有关;而父亲是劳工阶
层的大学生,则可能是因其能利用的家庭社会资源较少,故对社会机会持较悲观看法。

(三)对政府政策的评价

国家政策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大学生群体来说,影响最强烈的莫
过于扩招政策的实行和就业政策的改变。当国家将大量扩招而来的大学生推向就业市场时,那些
“以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参与了当代中国内地社会分化的过程”的“各种非正式资源”[42]439是否已经
渗透大学生就业市场,抑或是现在的就业政策能否保证代际流动公平呢? 本调查研究发现,对于现
行的大学生自主择业政策,过半(50.7%)的受访者认为“给关系和资源留下活动空间”,从而造成
“富家孩子好就业”的现象;43.2%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政策没有照顾到贫困家庭的学子”;而认为其
“有利于贫困家庭的学子”的受访者比例最低,只有13%①。

对于政府在创造公平环境、维护就业公平方面的作用的看法也受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因素的影
响(表3):第一,重点本科院校(第一批本科)的学生较多地认为政府有一点作用或有很大作用,占

52.1%,专科学校的学生则较多认为政府完全没用或基本没用,χ
2值为17.271,这组自变量与因变

量在p<0.01的显著度水平上相关。第二,文科生较理工科学生或其他学科学生更多地认为政府
有一点作用或有很大作用,比例过半。第三,性别与对政府维护就业公平作用的看法相关,过半女
生认为政府有一点作用或很大作用,当然,这种相关性仅在p<0.05的显著度水平上。不同户籍、
不同父母职业阶层的大学生对政府作用的看法则没有差异。

表3 个人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与对政府维护就业公平作用的看法

自变量
因变量(%)

完全没用 基本没用 有一点作用 有很大作用
χ
2 df p

性别

学校类型

专业学科

男 10.6 41.9 41.6 5.9
女 4.8 44.8 45.6 4.8

第一批本科 5.2 42.7 46.0 6.1
第二批本科 12.9 38.1 45.3 3.6
大学专科 11.3 44.9 38.3 5.5

大文科类 4.6 44.7 45.6 5.1
大理工类 11.5 40.7 42.4 5.4
其他 3.6 51.8 35.7 8.9

10.503 3 <0.05

17.271 6 <0.01

18.026 6 <0.01

注:以上结果均是在双尾检验(2-tailedtest)的情况下产生;凡是p≥0.05的变量均未列人表中;对表格中百分数的尾数

采用了“四舍五人”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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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与总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研究兴趣浓厚,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
经验为这一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社会阶层变化就是其中重要一项。不过学界对中国社会
阶层的研究,或集中于分化机制的理论侄释,或集中于在各项指标基础上的静态阶层划分,而较少
关注具体群体对社会结构或阶层分化的整体感知。本研究则以群体研究为取向,采用主观方法来
让大学生描述他们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机会的认知。

就整体而言,由数据结果可知,大学生群体认为当今社会存在着阶层不平等现象,对社会分化
格局的整体判断倾向于“结构化”,亦即他们感知到各阶层的分化较为严重,不同阶层经济社会地位
失衡,而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社会流动带着“再生产”印记。虽然较多的
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态度,但与市场化改革前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则认为“向上
流动”的渠道已变得较为狭窄。在政府政策方面,他们认为自主就业政策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并不是
很有利,而是给各种“非正式资源”留下活动空间。虽然他们的感知未必完全等同于现实,本研究也
发现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大学生个体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这种
差异并非十分显著,也就是说大学生群体的整体认知或看法的同质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
中这些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与认知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社会阶层分化的
影响,例如父母亲职业阶层与对社会阶层分化看法的相关关系、学校类型与对社会机会看法的相关
关系等。

大学生的主观认知有其客观社会基础。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社会上层(如企业主等)
的优势得到不断强化,而中下阶层却面临日益“下滑”的困境;这使阶层分化日趋增大的同时,又将
阶层体系分割成较为封闭的子系统。这种阶层分化和再生产机制会通过各种途径渗人到学校教育
体系,正如Bourdieu和Passeron指出的那样,学校教育再生产着一个社会等级体系[43]。这些受访
大学生在其过往的求学择校经历中对此已有所体会,特别是如今他们已非“天之骄子”,且必须在毕
业时自主就业,这种境况使他们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机会有更敏感的认知。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应该成为
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对于来自非重点高校、父母属第二或第三职业阶层家庭等容易对社会机会
及社会流动产生悲观态度的大学生,应加强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此外,本调查也启示我们
有必要检视当前的大学扩招政策以及谨慎面对其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我国计划于2020年将大学人学率由现在的约24%提升至

40%。如这个目标顺利实现的话,届时中国社会也将面对巨大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因此,在大力发
展大学教育的同时,必须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因为当前国内仍缺少对高素质人才需求
量较大的服务业,或者说服务业远没有制造业发达,这也是造成“大学生比农民工难找工作”的原
因。如果继续推行大学扩招政策,劳动市场就必须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这些大学毕业生。
不然,我国将可能重复欧洲当前的困境:大学生供过于求,劳动市场缺少就业机会,大学生毕业后面
对低收人乃至失业的境况①。总之,我们必须正视扩招政策带来的问题,审时度势,制定恰当的政
策,以有序有效的方法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的样本量尚不够大,问卷问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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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粗糙,数据分析方法较为简单,尚未进行控制变量等进一步处理,因而本研究是该议题的一项
探索性研究,其意义更多的是启发性的。具体来说,目前在社会分层主观认知的研究中,以尚未正
式踏人社会但将来是社会流动主力军的大学生群体为对象的研究稀少,本研究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直观地将大学生整体的主观认知呈现出来,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大学生“社会印象”的图景。本研究
还以受访者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为自变量,通过讨论这些自变量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
些有趣的研究发现:比如性别对社会分层的主观认知有影响,女生比男生对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阶
层不平等现象有更强烈的感受;户籍与其主观认知存在相关关系,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
对阶层不平等现象更敏感;父亲职业阶层越高的大学生,其对社会机会的判断也偏向于乐观,等等。
本文对其中的一些研究发现进行了尝试性的解释,然而,由于目前的文献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这方
面的研究,这些发现和解释有待更多的研究支持,这值得我们留意。基于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在未
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扩大研究样本,采用验证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变量控制和统计分析模型建构,
来进一步确定大学生社会分层主观认知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其相关程度。总之,我们期待本文的初
步研究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也期待发展出更多的研究内容及更丰富的研究手段,以便更
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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